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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關於有情流轉的業力(分二)

§1. 行業的發見與價值(分二)
§1-1. 業與行(分三)
§1-1-1. 業(分三)
§1-1-1-1. 業的意義
有情的流轉生死，與業有深切的關係。
業的梵語為「羯磨」(karman)，本為「作事」的意思。
如僧團中關於僧事的處理，都稱為羯磨。
但從奧義書以來，羯磨早已含有深刻的意義，被看作有情流轉生死的動力。如《布利哈德奧義書》（四、四，二──五）說：「人依欲而成，因欲而有意向，因意向而有業，因業而有果」。
漢譯《雜含》雖偶而也有論到業的，如說：「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」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13(307經)，大正2，88b9：

「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。」

「有業報而無作者，此陰滅已，異陰相續」（卷一三‧三三五經）。但巴利本缺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13(335經)，大正2，92c16~22：
「諸比丘，眼生時無有來處，滅時無有去處，如是眼不實而生，生已盡滅。有業報而無作者，此陰滅已，異陰相續，除俗數法。
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，除俗數法。
俗數法者，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起。」

業說，為佛法應有的內容，但在佛世，似乎還沒有重要的地位。
這要到《中阿含》與《增一阿含》、《長阿含》，才特別發揮起來。
§1-1-1-2. 印度舊有的業說
印度舊有的「業」說，無論為傳統的一元論(婆羅門教的主張)，新起的二元論，總是與「我」相結合的。或以業為自我所幻現的──自作，或以業為我以外的動作──他作，都相信由於業而創闢一新的環境──身心、世界，「我」即幽囚於其中。
§1-1-1-3. 佛法的業說
釋尊的正覺，即根本否定此我，所以非自作，非他作，即依中道的緣起，說明此生死的流轉。
如《雜含》（卷一二‧三○○經）說：「自作自覺（受），則墮常見；他作他覺，則墮斷見。義說法說，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」等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12(300經)，大正2，85c9~15：
「云何我問自作自覺，說言無記；他作他覺，說言無記，此義云何？
佛告婆羅門：自作自覺，則墮常見；他作他覺，則墮斷見；義說、法說，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。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「他作他覺，則墮斷見」：例如甲造作善業，當甲死後，就斷滅，而由另外的乙受報。所以是斷見。
浮彌尊者與外道論法，也否定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無因作，而說「世尊說：苦樂從緣起生」（雜含卷一四‧三四三經）。
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(p.218)：

「約法為作者說：如五陰的自體能生五陰，是自作。
前陰作後陰，而後陰異於前陰的，是他作。
或前陰引發後陰，後陰才從自體生起，是共作。
說不出所以然，後陰是自然而有的，是無因作。
這些見解，依佛法說，完全是顛倒的。所以建立緣起的中道觀，否定外道的四作說。」

《雜阿含經》卷14(343經)，大正2，93c2~14：
「諸外道出家問尊者浮彌，苦樂自作耶？尊者浮彌答言：諸外道出家，說苦樂自作者，世尊說言，此是無記。
復問，苦樂他作耶？答言：苦樂他作者，世尊說言，此是無記。
復問，苦樂自他作耶？答言：苦樂自他作者，世尊說言，此是無記。
復問，苦樂非自、非他、無因作耶？答言：苦樂非自、非他、無因作者，世尊說言，此是無記。
諸外道出家復問：云何尊者浮彌苦樂自作耶，說言無記；苦樂他作，說言無記；苦樂自他作耶，說言無記；苦樂非自、非他、無因作耶，說言無記。今沙門瞿曇說苦樂云何生？
尊者浮彌答言：諸外道出家，世尊說：苦樂從緣起生。」

這可見釋尊的教說，實以緣起說明生死的流轉；即從身心關涉環境──自然、社會、身心──的展轉相依，次第相續的活動中去說明。
後來業力說的發揚，由於緣起支的解說而多少通俗化。
§1-1-2. 行(分二)
§1-1-2-1. 行的意義
正覺的緣起觀，一切是展轉相依，生滅相續的大活動，也可說「大用流行」。活動的一切，為無限活動過程與活動過程的形態，不斷的在發生、安住、變異、消滅中推移，總名為「行」。所以說：「諸行無常」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10(262經)，大正2，66c20~22：
「愚癡凡夫所不能解色無常；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諸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」

這一切行，沒有不變性、主宰性的，所以說：「眼（等世間諸行）空，常恒不變易法空，我（我）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」（雜含卷九‧二三二經）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9(232經)，大正2，56b22~26：
「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世尊，所謂世間空，云何名為世間空？
佛告三彌離提：眼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，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。」

行與有為、業、作（力用）等字，字根是同一的。行是正在活動著的；有為是活動所作成的；業是活動的見於事相；作是活動的力用。其中，行與有為，為佛法重要術語，尤其是行。
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(p.33)：

「《阿含經》中，佛稱世間法為行(saMskAra)，也稱為有為(saMkRta)。行與有為的字根kR，與（作）業(karma)及力用(kriyA)相同。」

行，是世間的一切，佛法以有情為本，所以世間諸行，不外乎情愛為中心的活動。
§1-1-2-2. 行與思的關係
五蘊中的行蘊，即以思心所為主。經上也說：「五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」（雜含卷一○‧二六○經）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10(260經)，大正2，65c17~19：
「所謂滅者，云何為滅，誰有此滅？
阿難言：舍利弗，五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，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」

緣起支中的行支，也解說為「身行、語行、意行」，即思心所為中心的身語意的活動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12(298經)，大正2，85a25~26：
「緣無明行者，云何為行？行有三種：身行，口行，意行。」

從展轉相依，生滅相續的諸行中，抉出（愛俱）思心所為中心的行支、行蘊，為五蘊現起的動力。由於這是相依相續的活動，所以當下能開示無常、無我的深義。
§1-1-3. 通俗化的業報說
後代學者每忽略行業的緣起性，從靜止、孤立的觀點去思考，所以通俗化的業報說，每流於膚淺！
§1-2. 業感說的價值(分四)
業為奧義書以來的新發見，曾經給人以非常的影響，一直到現在。起初，業與我相結合。
到釋尊，從緣起無我觀中，使他淨化完成，契於情理。略要分為四項解說。
§1-2-1. 自力創造非他力
一、自力創造非他力：人類在環境──自然、社會、身心中，常感覺受到某種力量的限制或支配，不是自己所能轉移與克服的；於是想像有大力者操縱其間。
人類在環境中，雖從來就在自己努力的情況下，獲得自己的一切。但有些人對於不易改轉的自然現象，社會局勢，身心積習，最初看作神力、魔力（魔是神的相對性）的支配，覺得可以從自己對於神、魔等的信虔、服從等中得到改善。這或者以物品去祭祀，禱告即祭祀的願詞、讚詞；或者以咒術去遣召。
進一步，覺得這是祭祀與咒術的力量，是自己身心虔敬動作的力量，使神與魔不能不如此。自我的業力說，即從此興起。
有些人覺得可以從自己身心──合於因果事理的努力中，改善困境。這確信自己身心行為的價值，即達到否定神權等他力，為「人定勝天」的具體解說。
佛法的業感說，從神秘的祭祀與咒術中解放出來，使人類合理的行為，成為改善過去、開拓未來的力量。
§1-2-2. 機會均等非特殊
二、機會均等非特殊：神教者根原於神的階級性，而安立人為的社會階級。如印度的四種姓制度：婆羅門、剎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羅。
四姓：《佛光大辭典》p.1705（網路版）略要摘錄
梵語 catvāro varnāh，巴利語 cattāro vannā。又作四種姓。指古代印度四種社會階級：
(一)婆羅門（梵語brāhmana），譯作淨行、梵志。乃指婆羅門教僧侶及學者之司祭階級，為四姓中之最上位。學習並傳授吠陀經典，掌理祈禱、祭祀，為神與人間之媒介。
(二)剎帝利（梵語 ksatriya），譯作田主。乃王族及士族之階級，故又稱王種。掌管政治及軍事。
(三)吠舍（梵語vaiśya），譯作居士、商賈、田家。乃從事農、工、商等平民階級。
(四)首陀羅（梵語śūdra），譯作農、惡種、殺生種。乃指最下位之奴隸階級，終身以侍奉前述三種姓為其本務。
又前三種姓有念誦吠陀及祭祀之權，死後得再投生於世，稱為再生族。反之，首陀羅既無權誦經、祭祀，亦不得投生轉世，故稱一生族。 
經論中載有四姓出自梵天之諸種傳說，如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四等載，此四種人妄計從梵天而生，故又稱梵生四姓，即：婆羅門自計從梵天之口生，剎帝利自計從肩生，吠舍從臍生，首陀羅則從足生。
佛法的業感說，認為人類的種種差別，一切為業所決定。業是在不斷變遷中的，由於現生行為的善惡，種族的優勝者可能沒落，劣敗者可以上昇。
雖不否定現前的事實，但不認為種姓是決定不變的。
如《雜阿含經》卷42(1146經)，大正2，304b28~305a5：
「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！為婆羅門死還生自姓婆羅門家，剎利、鞞舍、首陀羅（還生自姓）家耶」？

佛言：「大王！何得如是。大王！當知有四種人，何等為四？有一種人從冥入冥；有一種人從冥入明；有一種人從明入冥；有一種人從明入明。

大王！云何為一種人從冥入冥？謂有人生卑姓家──若生旃陀羅家，魚獵家，竹作家，車師家，及餘種種下賤工巧業家；貧窮短命，形體憔悴，而復修行卑賤之業，亦復為人下賤作使，是名為冥。處斯冥中，復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當生惡趣，墮泥梨中。猶如有人從闇入闇，從廁入廁，以血洗血，捨惡受惡；從冥入冥者，亦復如是，是故名為從冥入冥。

云何名為從冥入明？謂有世人生卑姓家，乃至為人作諸鄙業，是名為冥。然其彼人，於此冥中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生於善趣，受天化生。譬如有人，登床，跨馬，從馬昇象；從冥入明，亦復如是，是名有人從冥入明。

云何有人從明入冥？謂有世人生富樂家──若剎利大姓，婆羅門大姓家，長者大姓家，及餘種種富樂家生；多諸錢財，奴婢、客使，廣集知識，受身端正，聰明黠慧，是名為明。於此明中，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生於惡趣，墮泥梨中。譬如有人，從高樓下乘於大象，下象乘馬，下馬乘輿，下輿坐床，下床墮地，從地落坑；從明入冥者，亦復如是。

云何有人從明入明？謂有世人生富樂家，乃至形相端嚴，是名為明。於此明中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生於善趣，受天化生。譬如有人，從樓觀至樓觀，如是乃至從床至床；從明入明者，亦復如是，是名有人從明入明」。…」

§1-2-3. 前途光明非絕望
三、前途光明非絕望：從未來的要求說，人類是於未來存有光明希望的。但神教者為了配合政治優勢──統治的永久起見，編別為神的子孫與不屬於神的子孫。神的子孫得再生；不屬於神的子孫，如印度四姓中的首陀族，沒有信受神教而得再生的權利。他們是一切都完了，永久沒落、幻滅！
基督教，能消泯此一限制，但由於神的殘酷性，對於人類一期的死亡，竟宣告他永生天國與永受火獄的判決。
不知人類的陷入歧途，或由於社會的惡力，或由於自己的錯誤，本是極為普遍的。陷入歧途甚至造成重大罪惡者，即使無力自拔，也沒有不希望未來的新生。即是死了，兒孫也不安於父祖的沈淪。
(評)所以神教者的未來裁判，實充滿了無情的殘酷，違反人類的共同希求(希望前途光明)。
佛法的業感說，以一切為有情行為價值所成。環境的惡劣，是由於過去的錯誤所招感，應從現在身心合理努力中去變革。即使是此生無力自拔，但未來的慘運，並非結局而是過程。
一切有情在同趨於究竟圓滿的旅程中，無論是落於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雖現在生死輪迴而不知出路，但終究要在自己身心的改善中，完成解脫。
所以佛法的三世業感說，予人類以永不失望的光明。
§1-2-4. 善惡有報非懷疑
四、善惡有報非懷疑：現生行為與境遇的不必一致，引起一些人對於道德律──為善得福，為惡得禍的懷疑。
然而人類向上的善行，到底需要遵行，這不能不對於人生努力向上的行為價值，求得一肯定的著落。
(A)或者寄託於子孫的禍福，(B)或者社會的治亂，(C)或者內心的安慰與苦痛。
(評破)不過，(A)瞽瞍(ㄍㄨˇㄙㄡˇ)生舜，堯生丹朱，父子間顯然沒有必然的關係。而沒有子女的，豈非毫無著落！
瞽瞍(ㄍㄨˇㄙㄡˇ)：(1)瞎眼的人。(2)人名，古帝虞舜之父。舜父多次想殺舜，但沒有成就。因為舜父有目，而不能分別善惡，所以當時的人稱他為「瞽瞍」。
丹朱：人名。生卒年不詳。堯的兒子。名朱，封於丹淵，故稱為「丹朱」。因其不肖，故堯禪位於舜。
佛法的業感說，主張「自己作業，自己受報」，不認為「父母作業，子女受報」。

(B)社會的墮落與進步，確與我們的行為有關。但以此為行為價值的唯一歸著，即不能恰當。
而且，地球會毀壞，此地球的人類社會也要一切過去，我們的善行到底能有多大意義！
社會的墮落與進步，是社會大眾的共業的結果。佛法的業感說，著重於有情自己的業果關係。

(C)如善行、惡行僅招致內心的安慰與苦痛，這過於虛玄！如作惡者以惡行為快心的，豈非即大可以作惡！
內心的安慰與苦痛，是心理作用。佛法的業感說，著重於有情自己的業果關係。

佛法的三世業感說，才能說明現在行為與遭遇的不一致。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」。儘可盡自己的努力以向上，不必因現在遭遇而動搖為善的決心。
§2. 業及依業而有的輪迴(分三)
§2-1. 業的本質
有情的身心活動，是相依相續的。從情愛為本的思心所引發一切活動，即是行業。
《雜阿含經》反覆的說到：「無明覆，愛結繫，得此識身」（如卷一二‧二九四經）。愛結所繫的愛，在緣起支中，即說為行，如說：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」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12(294經)，大正2，83c24~26：
「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覆，愛緣(結)繫，得此識身。內有此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緣生觸。」

《雜阿含經》卷13(335經)，大正2，92c20~22：
「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。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起。」

所以愛約我我所的染著說；思約反應環境所起的意志推行說；行與業約身口意的活動說。這本是相依共起的活動，不過從他的特性，給以不同的稱呼。
行與業，指思心所引發的身心動作說，而業又是因活動所引起的勢用(業力)。這或者解說為「經驗的反應」，或者稱之為「生活的遺痕」。
唯識學，將業力稱為「業種子」。

總之，由身心的活動而留有力用，即稱為業（業力）。所以古說：業有「表業」與「無表業」；或說「業」與「業集」。
從業的發展過程說，由於觸對現境，或想前念後，思心所即從審慮、決定而發動身語的行為；在這身語動作時，當下即引起業力。
這可見業是經內心與身語的相互推移而滲合了的。
三種思：審慮思、決定思、動發勝思。
所以有以為業是色，但沒有質礙(無表色)；有以為是心，但也沒有知覺。（有以為是非色非心）
業力，是不能看為個體性的物質或精神，附屬於身心的某部分；業力，是不離有情色心，不即有情色心的潛能。
古來，或者因情識為有情的中樞，所以說業依於識。或者因為業從身心所引發，能引發身心，所以說依於六處。
然情識與六處，是從有情的別別蘊素說，而不是從有情的和合相續說。
（導師的抉擇）所以應該如一類學者所說：業依有情而存在。

唯識學說，「業種子」含藏於阿賴耶識。
§2-2. 業的類別(分三)
§2-2-1. 定業不定業
關於業，現在略要說三類：
一、定業不定業：故意所作的強業，必定要受某種果報的，名為定業。如《中含‧思經》說：「若有故作業，我說彼必受其報。……若不故作業，我說此不必受報」。
《中阿含．15思經》卷3〈2 業相應品〉，大正1，437b26~c1：
「若有故作業，我說彼必受其報，或現世受，或後世受；若不故作業，我說此不必受報。於中，身故作三業，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。口有四業，意有三業，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。」

如摩訶男欲救釋族而犧牲，然釋族終究還是被流離王所滅。又流離王的惡業力強大，定業難逃。

如《增壹阿含．第2經》卷26〈34 等見品〉，大正2，693b4~10：
「爾時，世尊以天眼觀見流離王及四種兵為水所漂，皆悉命終，入地獄中。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作惡極為甚，皆由身口行，今身亦受惱，壽命亦短促，

設在家中時，為火之所燒，若其命終時，必生地獄中。」
其實，定業與不定業，與有情是否懺悔有關係。如《中含‧鹽喻經》說：即使是重大惡業，如有足夠懺悔的時間──壽長，能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重業即輕受而成為不定業。這如以多量的鹽，投入長江大河，並不覺得鹹苦一樣。
反之，如故意作惡，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懺悔，不能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那就一定受報。這如鹽雖不多而投於杯水中，結果是鹹苦不堪。
《中阿含經》卷3《鹽喻經》，大正1，433a12~434a9：

「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。如是，不行梵行，不得盡苦。若作是說，隨人所作業，則受其報。如是，修行梵行便得盡苦，所以者何？
若使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？謂有一人不修身，不修戒，不修心，不修慧，壽命甚短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
猶如有人以一兩鹽投少水中，欲令水鹹不可得飲。於意云何？此一兩鹽能令少水鹹叵飲耶？答曰：如是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鹽多水少，是故能令鹹不可飲。
如是，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？謂有人不修身，不修戒，不修心，不修慧，壽命甚短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
復次，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？謂有一人修身，修戒，修心，修慧，壽命極長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
猶如有人以一兩鹽投恆水中，欲令水鹹不可得飲，於意云何，此兩鹽能令恆水鹹叵飲耶？答曰：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恆水甚多一兩鹽少，是故不能令鹹叵飲。
如是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？謂有一人修身，修戒，修心，修慧，壽命極長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……

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？謂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壽命極長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，彼於現法設受善惡業報而輕微也。
修身：修根律儀（密護根門），或修身念住。
所以不必為既成的惡業擔心，儘可從善業的修習中去對治惡業。惟有不知懺悔，不知作善業，這才真正的決定了，成為定業難逃。
（已作惡業，就懺悔，且努力斷惡修善。）
懺悔，確實可以罪咎損減：
《長阿含．27沙門果經》卷17，大正1，109b26~c1：

「佛告諸比丘言：此阿闍世王過罪損減，已拔重咎，若阿闍世王不殺父者，即當於此坐上得法眼淨，而阿闍世王今自悔過，罪咎損減，已拔重咎。」

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573)：
「罪業深重，可以使人反省悔改；但業力過重，也會使人失望，失去向上修道的勇氣。一般說，業有「定業」與「不定業」。但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說：「一切業皆可轉故，乃至無間業亦可令轉」；大乘懺悔法，五無間等定業，是可以悔除的，與譬喻師的思想相通。」

§2-2-2. 共業不共業
二、共業不共業：依自作自受的法則，自己所作所為的，當然由自己負責。但人類生於自他共存的社會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都直接間接的與他有關。對他有利或有害的行業，影響自己，也影響到他人。從影響本身說（自己造作業說），即不共業；從影響他人說（與他人共同造作業說），即是共業。
個人的不共業，同類相攝，異類相拒，業用在不斷的熏增或削弱中。
大眾的共業，更是相攝相拒，彼此展轉而構成自他間的複雜關係。等到相互推移，引發出社會的共同趨勢，即一般所說的「共業所感」。
依共作共受的法則，大眾的共業，要大家起來改變他，聖人也無能為力。
業種子，分共業種子和不共業種子(自業種子)。
受用，分共受用和不共受用(自受用)。
共中共：共業種子起現行，且共受用，如山河、大地等。
共中不共：共業種子起現行，但自受用，如房子、衣等。
不共中共：自業種子起現行，但共受用，如扶根塵。
不共中不共：自業種子起現行，且自受用，如淨色根。

§2-2-3. 引業與滿業
三、引業與滿業：如生為人類，人與人是一樣平等的。人類的壽命，根身的構造，感官的認識，對於自然的享受等，都大致相同。從這引業所感的業果說，人類的主要本質是平等的。
人與人間所有的差別，如相貌不同，眷屬不同，貧富不同，知識才能不同等，是過去的滿業與現生業所使然的。這種差別，不但不全是過去業所規定的，更多是由於眾生共業所限制，自己現業所造成。
《成佛之道》p.67
「凡由強業而感得一趣的總報體（『得蘊，得處，得界』），成為某趣的眾生，叫引業。
還有一類業，並不能引我們感得生死的總報體，卻「能」使我們對於這一報身的種種方面，得到圓「滿」的決定，叫滿業。」

從引業所感的果報說，如生為人類，此生即沒有變革的可能。
由於共業及現生業而如此的，即大有改進的餘地。不善的，當從善業的精進中變革他；善的，當使他增長，使他進展為更完善的。
《阿毗達摩概要精解》p.186~188
表5-2：四個四種業總覽

	
	依作用
	依成熟的次序
	依成熟的時間
	依成熟之地

	1
	令生業
	重業
	現生受業
	不善業

	2
	支助業
	臨死業
	次生受業
	欲界善業

	3
	阻礙業
	慣行業
	無盡業
	色界善業

	4
	毀壞業
	已作業
	無效業
	無色界善業


「令生業（janakakamma）是在結生及一輩子裡產生果報心、心所與業生色的善或不善思。…

支助業（upatthambakakamma）：這是沒有機會成熟以產生結生的業，但它支助令生業，延長後者所產生的善報或惡報，或者是支助後者所產生的五蘊。…

阻礙業（upapILakakamma）：此業也是沒能產生結生之業，但能夠阻礙令生業，以縮短後者的善或惡報。…

毀壞業（upaghAtakakamma）：此業可以是善或不善；它中止了較弱的業，不令它繼續產生果報，而引生自己的果報。…」

佛法的業感說，重視現生的進修，特別是自己的努力，而不落於定命論。

§2-3. 從前生到後生(分二)
§2-3-1. 緣起的業感論
在不斷的身心活動中，有無數的業力增長或消滅。這些業力，由於性質不同，成為一系一系的，一系一系中又是一類一類的。
如五趣果報，即有人業、天業、地獄業、畜生業、餓鬼業。而每一趣業中，又有種種差別。這種種業力，彼此相攝、相拒，相克制、相融和，成為有情內在極複雜的潛能。
現在的身心，為過去某一系類的業力所規定；其他的(業力)，照樣存在，現在又加添了不少的新業。
雖同時有種種業，由於感得此生的業力，規定了此生的特性──如生在人類，即為人類的特性所限制，僅能在「人類生活」的限度內活動。
其他的業，可能暗中活動，給此生以有限的影響，但終不能改變此生的特性。
這規定一生的業類，從因緣和合而開展新生的活動，當下即受到自身的限制，特別是不能不漸次衰退到業盡而死亡──常態的死。
這業類所規定一期生存的能力，即是「命根」。
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5〈2 分別根品〉，大正29，26a22~b2：
「命根者何？頌曰︰命根體即壽，能持煖及識。

論曰︰命體即壽。故對法言：云何命根﹖謂三界壽。此復未了，何法名壽﹖謂有別法能持煖識，說名為壽。故世尊言︰壽煖及與識，三法捨身時，所捨身僵仆，如木無思覺。故有別法，能持煖識，相續住因，說名為壽。若爾，此壽何法能持﹖即煖及識還持此壽。」
《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》卷2，大正31，700b14~15：
「命根者，謂於眾同分先業所感，住時決定，假立壽命。」

釋淨照編寫《大乘廣五蘊論釋要》p.82
「由過去世的業力(業種子)為助緣，而招感這一世的果報(異熟，生起現世的第八識)，即依生起第八識的名言種子之住識的潛在功能，使有情安住一段時期，不會死亡，而假立「命根」；不是依第八識，而假立「命根」。」

等到這一生進入死亡的階段，從前及現生所造的業力中，由於「後有愛」的熏發，有佔有優勢的另一系類業，起來重新發展，和合新的身心，成為又一有情。
後有愛：渴求未來永存的自體愛。
佛教緣起的業感論，沒有輪迴主體的神我，沒有身心以外的業力，僅是依於因果法則而從業受果。
約發現的外表說，從一身心系而移轉到另一身心系；
約深隱的內在說，從一業系而移轉到另一業系。
如流水的波波相次，如燈炷的燄燄相續。
§2-3-2. 信解緣起的業感論
一般人不能記憶前生的經歷，生不知所來，死不知所去，所以很難信受三世業感說。
（評）不能記憶，並不即是沒有。如蒙古及中亞細亞民族，古代的政治情況，大多忘卻，然而我國史籍有記載。民族的延續，尚且會因一度沒落而忘記得一乾二淨，何況身心的一度崩壞？何況死時曾陷於悶絕的情態？何況為另一業系所發展的新生？

不信三世三世業感說：有些人信任自己的經驗，而懷疑或否定超越經驗的事物。這猶如聾、盲的人否認聲音、光明，其實是「迷而不信」。

經驗主義：主張以歸納的方法和實際經驗，去追求真理或發現法則；以「知識是經驗的累積」為信條，相信科學的知識可用經驗證實的哲學思想和政治理論。代表人物有洛克、休謨等。
從認識與存在說，可分為四句：

(1)認識，而且存在。
(2)認識，但是不存在。
(3)不認識，卻是存在。
(4)不認識，也是不存在。

(2)認識，但是不存在。
如精祌病者的幻視、幻聽等，這是精祌病者的認識，其實所認識的色境、聲境等，是不存在的。
(3)不認識，卻是存在。
如未被發現的物種，雖存在，但我們不認識。
不可因為自己的認識粗淺，就說「不認識，就不存在」。
相信三世三世業感說的方式：

(1)親身經驗（現量）。
(2)觀察推論（比量）。
(3)依據聖典（聖言量）。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大正8，754c15~16： 
「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」
───第八章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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